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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玩

我出生的小牧村叫铁卜加，在青海
湖畔，很小，只有七八户人家。一条小溪
穿村而过，也很小，一步就能跨过，我们
叫它尕水河。在村边还有一条河，其实
也很小，最宽的地方也就三五步的样子，
我们却叫它大河，我知道这是相对尕水
河而言的。尕水河和大河都是季节河，
夏天有水，冬天就干涸了。我们这些小
孩们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在尕
水河边玩儿，等到长成半大孩子，
尕水河就不能满足我们的野心
了，我们就到大河边上玩，有时候
还脱了鞋，把裤子挽到膝盖以上，
提着鞋蹚过河去，到河对岸玩儿。
河对岸有一块青稞地，那是

村里唯一能够种庄稼的地方。每
每到了四五月，大人们便在那里
种上青稞。如果天年好，到了秋
天青稞长熟了，大人们就欢喜欣
慰，收割了青稞，打碾了，晒干了，
分给各家各户，各家各户便拿回
家里，晾干了，炒熟了，磨成粉，那
就是我们能够吃到的最好的糌
粑。如果天年不好，比如下了冰雹，抑或
是青稞还一片青绿的时候来了一场霜
冻，青稞没长熟，大人们也觉得很正常，
那也是老天爷的安排，就把青稞的秸秆
收割了，晾干了，堆砌成草垛，等到冬天
缺少牧草的时候，留给牛羊吃。所以，大
人们好像对那片青稞地并不上心，很少
有大人到那里去看那片青稞地。
所以，关心那片青稞地的，除了嘎玛

大叔，就只有我们这些半大小孩了。
我们蹚过河，多半是因为受不了那

片绿油油的青稞地诱惑。青稞地边上有
座黄泥小屋，那是嘎玛大叔的屋子，他住
在黄泥小屋里，是为了看守青稞地，防止
牛羊窜到青稞地里，把刚刚出苗的青稞
当牧草吃了，也防止我们这些半大小孩
们调皮捣蛋，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钻到青
稞地里，踩坏了尚未收割的青稞。嘎玛
大叔勤于职守，每天都能看到他绕着青
稞地巡逻，驱赶地里成群结队，拉帮结派
的野麻雀，有时候他会定定地站在青稞
地边上，就像是一个稻草人。
为了防止我们这些半大小孩踩踏青

稞地，嘎玛大叔想了一招，那就是看到我

们蹚过大河时，就把我们喊到他的黄泥
小屋里，给我们讲故事，这一招很管用，
经常，我们沉浸在他的故事里，忘了那片
绿油油的诱惑。
嘎玛大叔孤身一人，谁也不知道他的

身世来历，我们这些半大小孩也好奇，经
常问他：“嘎玛大叔，你是哪儿来的啊？”有
一次，我们又这样问他，他却说：“我还是

说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从哪儿来的
吧！”说着，他便轻声唱了起来：
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

高处，所以有了高山峰；斯巴宰杀
小牛时，割下牛尾插山阴，所以有
了密森林；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
牛皮铺平处，所以有了平草地……
他的歌声低沉，悠长，宁静，

一下便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神奇的
世界。唱完了，他告诉我们，很久
很久以前，很久到了这个世界还
不存在的时候，天地一片混沌，什
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叫斯巴的牧
人赶着一头孤独的小牛游荡在混
沌里。牧人不甘寂寞，他想创造

一个世界，刚好他的小牛也有这个想法，
并且愿意为此做出牺牲。牧人便宰了他
的小牛，牛头变成了高山，牛尾变成了森
林，牛皮变成了草地……
听着嘎玛大叔讲着故事，想象着那个

难以想象的世界，一万个疑问同时浮现在
我的脑际里。我问嘎玛大叔：“大叔，您的
青稞地是小牛的牛毛变来的吗？”
嘎玛大叔愣怔了一下，接着便回答

说：“那当然是啦！”
可是，我的脑际里的疑问还不仅仅

是嘎玛大叔的青稞地，因为那时候我看
过“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听着嘎玛大叔
的故事，刚开始我以为那个叫斯巴的牧
人就是盘古，可是，听完了故事，才发现
斯巴有一头小牛，他让小牛变成了世界，
而盘古没有，他让自己变成了世界。
那么，斯巴是不是盘古呢？如果盘

古有一头小牛，就不用他自己做出牺牲
了，那样多好啊！回味着嘎玛大叔讲的
故事，想着从神话童书里看来的盘古的
故事，我心里对盘古充满了同情心。
后来我知道，嘎玛大叔所唱的，是藏

族古老的《斯巴创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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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58年后，奉贤
归了上海，可本地人不把自
己当上海人。每过黄浦江
去闵行以北，都说去上海。
当年去上海是件大事，有人
终其一生未能过黄浦江。
而我去上海比较特别，特
别在坐木船走水路。
那时，我姑妈随姑父

在华漕的农科院。爷爷去
那里舍不得车费，便搭乘隔
壁牧场里装酱糟的船。我
还没上学，仅在图片上见过
上海，还有就是听饲养员
老潘说：国际饭店很高，抬
头看帽子会掉。说要去上
海，我几个晚上睡不着。
船是木质的，方方正

正，样子蠢头蠢脑。配有
橹、竹篙，还有篷帆。船老
大老潘，四十开外，五短人，
胡茬隔夜刮得精光。带两
个撑篙的愣头青。第二天
看潮水起锚。船驶入横泾
港，再由金汇港到闸港口，
河面狭窄，水路弯弯。夹岸
菜花麦浪错杂。若风向不
对或逆水，则由两个后生上
岸拉纤。老潘把舵与爷爷
坐在船尾吸水烟闲聊。我
趴在舱口，用竹竿撩拨水

草。河水潺湲，春水漫江，
水面离岸尺许，船帮离水也
尺许。若遇顺风，鼓满风的
白帆矗在绿色中移动。
老潘掏出本本，上面

写满人家托买的东西。但
他不识字，只能画符号。
譬如鼻公所托，则画一个
大鼻子，后面画的钳子是
要买的；那画了个牛头的
是阿牛，他要一双旧皮鞋；
还有许多我们看不懂。当
然最多的是托买油渣的，
那炸出油后的油渣很香，
可以烧菜汤，可以生吃，好
歹里面还有些油星。
出闸港口，江面开

阔。爷爷说，那就是黄浦
江。对岸是连排的厂房。
老潘说，风浪大，又是逆
水，今天抛锚。后生们于
是搬出行灶，淘米烧饭。
在船上用餐、过夜还

是第一次。虽然就着萝卜
干、腐乳，可吃起来特别
香。躺在船舱里，江水晃
着船。蛙声稠密，星空直
视无碍。爷爷打着蒲扇，
蚊子刚出来，还不怎么咬
人。我想，要是船被浪打
翻咋办？船要是漏了呢？

我胆小，尽胡思乱想。等
听到锚链声，已是太阳升
起的时候了。船又开了。
船进入黄浦江，风浪

更大。拖轮像鼹鼠叮尾
巴，跟着一串驳船。那些
船满载，船栏子碰着水
面。大轮船头仰得很高。
再看自己的船，平日里在
小河内很神气，在这里简
直像一片叶子。轮船驶过，

浪涌漫上船头，我很怕船会
沉。爷爷怕我出事，替我系
上绳子。还叮嘱说，若是沉
船，你抱住那个跳板。我的
担心不是多余的。当我正
看前方出没的江猪时，忽然
一阵横风，一个大浪，大家
跌倒在舱内，正在把舵的
老潘被赶入了江中。船失
去了舵手，不再顶浪，而是
横行。船上正忙乱时，不远
处冒出老潘的头，后生忙将
竹篙伸过去。上船后的老
潘，一脸淡定，还自得地说，
这算啥？我风里浪里的经
历多了！可牙齿在打颤。
爷爷说，行船走马三

分命。你呀，怎么老是学不
会游泳！其实，我胆小，怕
淹死。就在那年夏天，我居
然能游到河对岸了。
船过外滩江面，看到

排排高房子，钟楼上传来
《东方红》的音乐。船过外
白渡桥入苏州河，去华漕
必须先到北新泾。而我们
的船就是去北新泾装酒
糟。那一路河水臭黑，河
面挤满了船。船磕碰着，
骂的、打架的，船上还有光
屁股的娃儿在看热闹。第
一次去上海，就这么在水
上，根本没见国际饭店，也
没见黑人。到了华漕，那
里也是农村，只是比我们
乡下稍稍规整些而已。
以后还走过几次这样

的水路，可再也没有第一次
的新鲜和惶恐了。直至有
一年，牧场去装酒糟，在黄
浦江上夜行船，遇大雾，那
水泥船与驳船相撞，站在
船头的顶天叔落水后再也
没上来。从那以后，爷爷
就不让我坐船去上海了。
多年后，家里翻建旧

屋，需用柴草去浙江换小
瓦，我十七岁。人手不够，
父亲要我做帮手。我也很
想，可爷爷就是不让。他一
生风里浪里涉险，舍不得长
孙有不测。结果几天后晚
上回来时，船在黄浦江里
遇风浪，差一点侧翻沉没，
还好同去的几人识水性。
行船走马三分命。其

实在生活中，何止行船走马
有危险呢？“江河多风波，舟
楫恐失坠”，男人在人生的
长河中，总得经历各种激流
险滩，一味地谨小慎微成不
了男子汉。走吧，走吧，人
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汤朔梅坐木船去上海

一提到搨便宜，很多人会两眼放光，
嘴角上扬，我也不例外。叫网约车，总是
习惯性地看一看，车费能否打折，有无优
惠券可用；购物App的开福袋领现金，我
也摇得不亦乐乎，每天收获几角几分，很
是开心。有位老友，每天的晨课，就是在
各种App上签到，攒积分，薅羊毛，
换话费，一圈下来，耗时1个钟头。
但便宜不是那么好搨的，苏

州人常说，“搨便宜反被便宜货搨
得去”，倒是真的。
一次，某地图App推出“助老

打车”优惠。年过六旬者，每季度
可领一张50元的打车券，条件是
起点或终点之一是医院，要验证身份，要
刷脸。喜滋滋领了优惠券，打了几趟车，
券都没用掉。打客服电话询问，被告知，
要在App上打开某个开关，打车
之前要点好“用券”……
万事俱备，可以用这张大额优

惠券了。某日，跟同事们约好，次
日上午10点，去看望一位做了手
术的同事。拿出手机，打开该App一看，
我家在西南，那家医院在东北，斜穿上海
市。乘公交地铁，耗时一小时三刻钟；开
车，1个钟头不到。打车，预估费用70元。
想着有50元优惠券垫底，我选了“打车”。
等了十分钟，车来了。小区附近很堵，车
速慢得令人绝望。好不容易挪上高架，车
速快了些。行至半程，同事打来电话：“孔
老师，你到哪里了？”“我在高架上，快到杨
浦大桥了。”总算下了内环，进入杨浦区，
七拐八弯，赶到医院门口，还是迟到了半
个钟头。至于车费，抵掉那金贵的优惠

券，实付111元。年轻同事们说：“高峰时
段，没有比地铁更快的交通工具了！”“唉，
以为打车能快点，再说，还有优惠券……”
她们笑而不语，我独自后悔。时间没省，
白白耗费了一百多元，只好自嘲：“想搨
便宜，倒过来被便宜货搨得去哉！”

近日坐班车，听司机与业主
闲聊，又听得一件趣事。那司机
在超市买了打对折的临期酥饼，
回家一咬，一面软一面硬，吃下去
不久，肚子就不舒服：“阿姨啊，我
这才明白，便宜货买不得呀。”
便宜这个词，有两种读音：

pi?nyi和bi?ny?。读pi?nyi时，
它有价钱低、实惠之意；读bi?ny?时，意
为“方便合适、便利”。《红楼梦》里，薛宝
钗为史湘云筹划螃蟹宴时，所说的“便

宜”，就是bi?ny?。搨便宜（pi?n
yi），就是价廉物美之意。其实，
价廉与物美，很像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有道是“买的没有卖的
精”。每次网购，为凑够免运费的

金额，总是多买了可买可不买的东西。
想搨平台便宜，终究还是被平台搨了便
宜；即便是薅羊毛充话费、摇福袋领现金
之类的“捡钱”，也须付出时间和精力；又
比如“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屡试不
爽；遑论有些“便宜”，本就是钓饵。
于升斗小民，符合逻辑和常理、微如

芝麻的小便宜，搨一搨也无妨。即使有
损高雅的“人设”，人生也因此有了烟火
气。重金求子、高价回收、高薪而工作轻
松的大便宜，还是不搨为好。受害者内
心的贪欲，是骗子得逞的必要充分条件。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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搨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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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行的拍卖图录，翻阅中，被一
张异常精美的银色花瓶照片吸引。图录介绍，这是一
只高33厘米，最大直径13厘米，由传统掐丝工艺所制
的纯银花瓶。在拍卖现场，我举牌六次，将其买下。
回家后，我用软布将其里外擦拭一遍，眼前顿时

熠熠生辉。这是一只六角形银花瓶，瓶身瓶颈均由细
如头发的银丝编织成精致的网格，在放大镜下仔细观
看，银丝如麻花状
花纹，环绕成比芝
麻还小的无数个规
整小圆；每个小圆
的中心，还有花蕾
般点点银丝闪现，尽管纹饰繁缛，但密而不乱。瓶的
口沿圈足处，还别出心裁地用项链环形的图形装饰，
呈现变化多端，剔透玲珑之感。另嵌在瓶身上有重复
对称的两幅画面，一幅是两只展翅的燕子，轻盈地穿
过下垂飘拂的柳枝，充满着盎然春意。另一幅几根遒
劲横斜的枝干上，生长着错落有致长条形的花叶，衬
托着五朵蓬勃绽放的凌霄花。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繁
复的画面，竟由比网格银丝还细、犹如蛛丝的银丝编
绘而成。整只花瓶，瓶身、瓶肩、瓶颈线条过渡流畅，
拼接处严丝合缝，工艺极精湛。外表薄如轻纱，犹如
蝉翼空灵；内置有相对应的六角银胆，兼顾实用，安放
在雕花红木底座上，通体散发着银色金属特有的柔美
亮丽光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掐丝工艺是银器制作中最烦琐的技法，耗时费工，

具极高的审美艺术效果。制作时，先将银块锤揲成薄
片，切割剪裁后，拉成不同形状的银丝。所用原料须为
足银，只有高纯度的银子，才具有最好的柔韧性和延展
性。再以创作图案为蓝本，精心编缀成各种纹饰，最后
焊接到所制器物上，经特殊方法处理，使其不被空气氧
化，成为完整的艺术品。我国掐丝工艺历史悠久，形成
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错金银”的镶嵌工艺，两汉
时期就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用以制作小件珠宝首饰器
物。唐宋时注重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表现形式更丰富
多彩，明清时期工艺更是获得极大的发展，集银器制作
镂雕、錾刻、镶嵌技术之大成，作品极尽奇巧细致。如
今这种技艺被誉为指尖上的“非遗”，深受人们喜爱。
这只掐丝银花瓶用纯手工制作，绵延传承了千年

技艺。其纯银材质的人文内涵，天生柔韧，温润细腻，
端庄却不失亲和力，含蓄内敛又不显
张扬，这就是我爱不释手的原因。

周进琪

巧夺天工银花瓶

曾去过新疆吐鲁番，至今还
清晰地记得，那时正是“吐鲁番的
葡萄熟了，阿娜尔罕的心儿醉了”
的季节。在葡萄棚架下，我们边
品尝形为珍珠、色似玛瑙的葡萄，
边欣赏着维族姑娘翩翩起舞的曼
妙，脑际中映出“葡萄美酒夜光
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
又到了葡萄熟了的季节，绍兴

朋友政伟对我说：“上虞有江南的
吐鲁番。”我将信将疑却又陡增兴
趣。一个浅秋的上午，从上虞市区
驱车15分钟便到了盖北镇。在入
口处，“江南的吐鲁番——盖北”几
个大字映入眼帘。进入门楼，道路
左侧是葡萄长廊，绵延数千米；长
廊内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地展示了
盖北镇种植过的近70种中外葡
萄，正如宣传板上说的“‘葡’天盖
地，果香满园”，壮观而不失诗意。
据上虞农业局技术员老任介绍，上

虞种植葡萄的历史可上溯至20世
纪40年代。当时，夏盖山村陈之
元从上海万国苗圃博览会上引进
了“甲州三尺”葡萄；20世纪70年
代从崇明引进了“巨峰”“红富士”
等杂交葡萄品种；20世纪90年代
又引进了 58个
以欧亚为主的葡
萄新品种。现在
盖北镇葡萄种植
面积达1.2万亩，
年产量2.56万吨。其规模、产量、
品种在江南地区首屈一指，在业
界有“江南的吐鲁番”的美誉。
随后，老任带我们来到了野藤

葡萄果园，醒目处是一棵树龄53

岁的红富士葡萄树，只见藤干苍劲
古朴，枝蔓百转千绕，绿叶遮天蔽
日，覆盖面积达200多平方米，果
实累累，“摇摇欲坠”，年产葡萄
1000多斤，被冠以“盖北葡萄之

王”。大自然的神奇让人惊叹，与
“葡萄之王”相邻的葡萄，或晶莹剔
透，或琉璃玛瑙，或小家碧玉，紫色
的、粉色的、蓝色的、金黄相间的，
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老任如数家
珍，讲述了每种葡萄的“基因密

码”：红富士，体
形为倒卵圆形，
肤色为红色或紫
红色，平均粒重
9.9克，香甜味

浓；巨玫瑰，体形为椭圆形，肤色为
红色或紫红色，平均粒重八九克，
玫瑰香味；金皇后，体形近圆形，两
半部较对称，肤色为果皮金黄色，
果肉橙黄色，平均粒重12.5克，含
糖量极高。还有阳光玫瑰、巨峰、
金手指、罗马红宝石、长相思等，娓
娓道来中，我们坠入了葡萄世界。
我们享受着观赏葡萄的雅趣，

老任却风趣地说：“知行合一，你们

了解了葡萄，还应该去农家葡萄园
现场采摘葡萄。”葡萄棚内硕果累
累，举手可得，不一会儿就装满了
竹篮子。剪摘中，黄家园葡萄合作
社主任老黄说：他的合作社的当家
品种是红富士和比昂扣。他让我
们品尝了红富士葡萄，并说这是儿
时的味道。果然，入口的红富士，
果肉丰满，甜淡清香，果汁爆口，果
香绵长。“好吃，太好吃了！”大家赞
不绝口。小憩时，我冒昧地问了老
黄的收入情况。老黄毫不掩饰地
说，种葡萄虽辛苦，但值。他的葡
萄园亩产葡萄2000斤左右，平均
售价10元；葡萄收获后的田闲时
轮种榨菜，每亩产值3000元，收入
可观。听罢，我不禁感叹，有传统
优势，有资源禀赋，有勤劳苦干，农
民致富、乡村振兴必然有成。
我由衷赞叹：盖北镇，江南的

吐鲁番，名副其实！

薛全荣

江南的吐鲁番

与自己和解，才能与外部世
界和谐相处。

郑辛遥


